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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魏德邁將軍學養人品俱優，在曾在中國戰區服役過的美

軍將領中真正具有中國人敦厚、謙遜以及重情義的特質。在

中國戰區參謀長任內，魏氏以同情、諒解與包容的態度對待

蔣介石及其政府，並積極代為爭取美國政府援助，同時又能

直言不諱，指出其弊端及亟需改革之處。 
一九四七年，魏德邁又奉杜魯門之命來華實地調查，可

惜其援華建議並未為國務卿馬歇爾所接受，報告亦遭壓制。

在國共內戰的大悲劇中，魏氏的確曾真心誠意地為國民黨政

府盡一份心力，可惜當時若干主客觀因素匯聚而成的歷史洪

流非其個人所能抗拒。國民黨在內戰中的失敗，固然是蔣介

石個人生涯中最大的悲劇，也是魏德邁一生中極大的憾事。 
 

關鍵詞：魏德邁、蔣介石、中美關係、〈魏德邁調查報告〉

(1947年)、國共內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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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在一九四○年代的中美關係史中，有幾位美軍將領扮演了關

鍵性的角色，例如馬歇爾 (Gen. George C. Marshall)、史迪威 (Gen. 

Joseph W. Stilwell)、陳納德 (Gen. Claire L. Chennault)、魏德邁 (Gen. 

Albert C. Wedemeyer) 以及具少將軍階但非職業軍人出身的赫爾

利 (Gen. Patrick J. Hurley)。其中，對國民黨政府抱持同情支持的

立場，而又能直陳其缺失，敢於提出諍言的當非魏德邁將軍莫屬。

本文之目的即在探討魏德邁將軍之生涯背景及其與中國的淵源、

兩次奉命來華之任務及其對國民黨政府之支持與諍諫。1 

貳、魏德邁之生涯背景及其與中國的淵源 

在上述幾位將領中，馬歇爾、史迪威及魏德邁皆曾隨美軍第

十五步兵團駐守天津。2 其中史迪威先後五次來華，居住長達十

                                                   
1
 美國學者對魏德邁將軍對中美關係之貢獻作過系統而深入之探討者不多，大多是

在探討馬歇爾、史迪威或赫爾利與中美關係之發展時略有提及。迄今對魏氏之生

涯研究最專精者當屬美國史丹福大學 (Stanford University) 胡佛研究所 (Hoover 

Institution) 之資深研究員艾勒博士 (Dr. Keith E. Eiler). 艾勒博士畢業於西點軍校 

(1944)，二次大戰期間曾在歐洲戰場服役並參與韓戰，並曾擔任魏德邁將軍之副

官。艾勒博士於獲得哈佛大學博士學位後即從事歷史研究，曾編輯魏德邁將軍文

件集Wedemeyer on War and Peace (Stanford, California, 1987)，目前正從事魏德邁將

軍傳記之撰寫。 (見艾勒博士於一九九九年十月二十六日及十二月八日致筆者之信

函)。 

國內有關魏德邁之研究，就筆者所知僅有兩本碩士論文，分別為林秀美，《魏德

邁將軍與中國》 (淡江大學美國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 77 年) 以及黃春森，《魏

德邁與中國 (1944-1947) 》 (文化大學中美關係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 78年) 。林、

黃二人的論文主要從軍事及政治的角度探討魏德邁與中美關係之發展。筆者則試

圖從魏德邁對蔣介石及國民黨政府之支持及諍諫的角度切入，希望能有不同的發

現與突破。 
2 美軍第十五步兵團係美國根據八國聯軍之役後所簽訂之辛丑條約派駐中國者，兵

力約千餘人。其主要任務為與其他各國駐軍合力保護各國僑民及天津至山海關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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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以上，通曉華語，被美國軍方認為是不可多得的「中國通」。

但其於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奉命來華以客卿身份擔任蔣介石的中

國戰區參謀長，最後竟演變成賓主水火不能相容，被迫銜恨離去，

中美雙方皆引為憾事。3 

馬歇爾於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間任駐天津美軍第十五步

兵團執行官 (副團長)，與第一次大戰期間在歐洲戰場結識的史迪威

再度共事，兩人交情愈深。一九四五年底，馬歇爾以杜魯門總統

特使身份來華，調停國共之爭。惜因國共雙方未能妥協，失敗返

美，4 以使命未成，復因前此其舊屬兼至友史迪威被召回事件，

對國民黨政府軍政領袖深感不滿。馬氏返美出任國務卿後，即斷

絕對中國政府之援助，最後導致國民黨政府在大陸之潰敗。 

同樣的，魏德邁曾繼馬、史二人之後於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

一年間服役於駐天津的美軍第十五步兵團。其對中國事務及風土

人情的閱歷與馬歇爾相仿，而遠不如史迪威。但相較於馬、史二

人來華任務的失敗，魏德邁於抗戰後期奉命來華接替史迪威的中

國戰區參謀長兼美軍指揮官的職位，襄助蔣介石執行對日作戰的

任務無疑是相當成功。這多少與魏氏本人能坦率直言但又誠懇謙

遜的圓潤個性有關。 

魏德邁於一八九七年七月九日出生於內布拉斯加州的奧瑪哈

市 (Omaha, Nebraska)，祖父母皆出生於德國漢諾威地區。祖父為

逃避徵召入伍而於一八三○年移民美國喬治亞州，但於內戰中參

與南方作戰。此一德裔背景，曾為魏氏軍旅生涯帶來若干困擾。

魏德邁童年時代嚮往成為外科醫生，但高中時適逢一次大戰爆

                                                                                                         
之京奉鐵路以備必要時撤離之用。 

3
 有關史迪威與中國之淵源及其來華任務失敗之分析，見 Wei (1981). 較詳盡之分

析，見 Tuchman (1971).  
4
 有關馬歇爾來華調停國共之爭，見Wei (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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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乃矢志從軍報國。因著名之進步派參議員諾瑞斯 (George 

Norris) 之推薦，獲甄選進入西點軍校就讀 (Wedemeyer, 1958: 31; 

Eiler, 1983: 38)。一九一九年自西點軍校畢業後，魏德邁與班級同

學赴歐洲旅遊數月，目睹戰後殘破景象及陣亡將士之墓碑羅列，

感觸良深 (Wedemeyer, 1958: 46)。返美後入喬治亞州班寧堡 (Fort 

Benning) 之步兵學校服役，並於一九二○年晉升中尉。 

一九二三年奉調遠東地區，在搭船前往菲律賓途中，結識隨

父母赴菲履新的上校之女安必克小姐 (Elizabeth Dade Embick)。兩

人於一九二五年二月在菲結婚，生有二子，婚姻美滿。5 一九二

九至三一年間，魏德邁奉調駐華第十五步兵團。在華停留期間，

與其夫人勤習中文，並結識中國政商領袖、學者與社會賢達，與

林語堂、顧維鈞及清廢帝溥儀等人均有所接觸，對中國風土人情

了解漸深。6 一九三一至三三年再度奉調菲律賓。一九三四年返

美入堪薩斯州萊文沃思堡 (Fort Leavenworth) 之指揮參謀學院受

訓。一九三六年至三八年，魏德邁獲選赴德國柏林之戰事學院深

造。此一經歷，真正奠立其日後成為一個戰略家及一流參謀人才

的堅實素養，並得以結識不少德國優秀少壯軍官 (Wedemeyer, 

1958: 49- 57; Eiler, 1983: 38-39)。 

雖然具備堅實的素養與訓練資歷，但魏德邁早年在軍中的升

遷並不順遂，屈居尉官達二十年之久，至一九四○年始升任少校。

一九四一年太平洋戰事爆發前，以參謀作業長才見重於參謀總長

馬歇爾，調派至軍部戰爭計畫組工作，升任中校。因其負責草擬

                                                   
5
 魏德邁之岳父安必克將軍 (Gen. Stanley D. Embick)，於二次大戰爆發前升任陸軍副

參謀長。馬歇爾傳記作者莫斯理 (Leonard Mosley) 將魏德邁日後在陸軍中之崛起

歸功於其岳父之照顧，對此魏氏提出嚴正之駁斥。見Mosley (1982: 154); 項國寧 

(1986: 90-91). 
6 Wedemeyer (1977). 此處引自林秀美 (1988: 8-9); Eiler (1983: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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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美國未來參戰計畫書「勝利計畫」(Victory Plan) 之內容被反羅

斯福政府之報紙揭露，遭軍部及聯邦調查局盤查，復因其德裔背

景及曾在德國戰事學院受訓，被懷疑有親德傾向，並遭黑函攻訐，

魏德邁幾蒙不白之冤，幸得馬歇爾之信任及維護，始得保全 

(Wedemeyer, 1958: 15-42; Mosley, 1982: 152-158; 項國寧，1986: 

91)。 

珍珠港事變後，魏德邁於一九四二年六月升任上校，臨時奉

命向訪美之英國首相邱吉爾 (Winston L. S. Churchill) 及高層軍政

領袖析論美國在歐洲作戰策略，並直言英方計畫之缺失。以態度

從容，臨場表現得宜，受馬歇爾讚賞，於同年七月擢升准將，參

與聯合〔作戰〕策略委員會 (Joint Planning Committee) 工作。一九

四三年八月，英美在印度新德里成立東南亞戰區指揮所 (Southeast 

Asia Command)，英國海軍上將蒙巴頓爵士 (Admiral Lord Louis 

Mountbatten) 出任聯軍最高統帥。同年九月，魏德邁晉升少將，並

奉派出任東南亞戰區副參謀長。7 魏氏與蒙巴頓及其他英軍高層

將領相處融洽並頗受敬重。期間魏德邁曾奉蒙巴頓之命來華，商

談中緬邊界糾紛問題。 

                                                   
7
 魏德邁對出任參謀長一職並不熱衷。以其對德軍戰略之瞭解，他極希望能任師長，

率軍在歐洲戰場與德軍作戰。雖然馬歇爾向魏氏表示羅斯福 (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 總統希望其能發揮參謀作業長才，並對盟軍在亞洲之融洽合作有所貢

獻，但真正原因可能如莫斯理所說，由於魏德邁的德裔背景與「勝利計畫」內容

外洩事件，及其與反羅斯福的著名孤立主義人士林白 (Charles Linbergh) 的交往，

羅斯福堅決反對將魏德邁派往任何需要與德軍作戰的戰區。見 Eiler (1987: 68; 

1983: 43); Mosley (1982: 361-362); 項國寧 (1986: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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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奉命來華取代史迪威及其對中國戰區的 
貢獻 

於一九四二年三月初來華擔任蔣介石中國戰區參謀長的史迪

威，因器量狹窄偏私，個性尖酸刻薄，與人難以相處，加以對中

國政府軍政領導階層敵意甚深，因此賓主間的關係日趨惡化。雖

然羅斯福派赫爾利來華調停，終未挽回。8 羅斯福應蔣介石之請，

於一九四四年十月十九日下令將史迪威召回，並任命魏德邁接替

史迪威所遺留之中國戰區參謀長及美軍指揮官的職務，而當時正

在錫蘭駐地康堤 (Kandy, 今名馬哈努沃勒) 的魏德邁也於十月二十

七日夜晚接到馬歇爾的電訊。魏德邁對其新任命並不感到欣喜，

因為除了仍然希望能率軍赴歐洲戰場外，他也早就耳聞「中國是

美國軍事及外交官員的墳場，有許多優秀官員的前程葬送在中國

(Wedemeyer, 1958: 269, 272)。」但是，作為一個軍人，除了接受

命令，他別無選擇。 

為了避免魏德邁來華重蹈史迪威的覆轍，參謀總長聯席會議

在於十月二十四日給魏德邁的指令中，明確規定其主要任務如下： 

1. 向蔣委員長提供建議並協助其進行對日作戰。 

2. 指揮其屬下之美軍作戰部隊自中國實施空中作戰，並在作

戰、訓練及後勤支援方面繼續支持中國之空軍地面部隊。 

3. 除因保護美國人民之生命及財產而有必要者外，不得使用

美國的資源鎮壓〔中國〕內部的鬥爭。 

此外，並將以往並未明確劃分的中緬印戰區正式劃分為中國戰區

及印緬戰區，後者由曾任史迪威中緬印戰區副手的索爾登中將 (Lt. 

                                                   
8
 有關赫爾利來華調停蔣、史關係經過，見魏良才(1995: 375-381); Wei (1981: 

154-158). 



國民黨最後的美國諍友── 魏德邁將軍與中美關係 347 

Gen. Daniel I. Sultan) 負責。9 此一決定無形中降低了中國戰區在

美國亞洲全盤戰略考量中的地位，「史迪威事件」對中美戰時合

作關係的立即影響已然浮現。十月二十九日，蔣介石以中國戰區

盟軍最高統帥身份，發佈命令，任魏德邁為中國戰區統帥部參謀

長，索爾登為中國駐印軍總指揮 (秦孝儀， 1978, 5: 629)。 

十月三十日，魏德邁率隨員自新德里飛越駝峰抵達昆明，在

當地停留一宵，次日飛抵重慶，在機場迎接者有外交部長宋子文、

赫爾利及參謀總長何應欽等人。10 十一月一日，魏德邁由赫爾利

陪同晉謁蔣介石。魏德邁同時發現，史迪威對於其接任該注意之

事項並無任何留言或交代。11 

抵達重慶之後，魏德邁發現當時中國的情形相當不樂觀，西

南之戰況尤其危急。魏氏在十一月十日致參謀總長馬歇爾的電報

中表示：「毫無疑問目前中國的情況是嚴重的，而且在繼續惡化。

桂林事實上已被包圍，柳州的陷落也在旦夕；而中國人的毫無組

織，與計畫的沒有章法則更是出人意表。」事實上，在魏德邁拍

發此一電報的前一天，桂林已經被日軍攻下，柳州則在十一日陷

落。12 貴陽之情況亦甚危急，如果貴陽失守，日軍的下一個目標

則是作為美軍空軍基地以及援華空運唯一的終點昆明以及陪都重

慶本身。魏德邁擔心一旦昆明失守，不僅危及重慶，更可能造成

                                                   
9 U.S. Department of State ,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henceforth referred to 

as FRUS) , 1944, Vol. VI, China, 178-179.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  (1981: 

1-692)。 69
10 Wedemeyer (1958: 276-277); 秦孝儀  (1978, 5: 630)。郭廷以 (1985: 316)  記載魏

氏於十一月一日抵達重慶，日期有誤。 
11

 魏德邁頗為不滿地表示史迪威「沒有留下祝我好運或希望我下地獄的訊息，沒有

留下任何東西，」「但是他卻有足夠的時間在新德里召開長達數小時的記者會。」

Wedemeyer (1958: 303-304). 見
12 FRUS, 1944, Vol. VI, China, 191; 秦孝儀  (1978, 5: 633, 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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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政治及軍事上的崩解。13 魏德邁獲得蔣介石的同意，將曾受

美軍訓練及裝備，目前在緬甸作戰的五師國軍中的兩師調回，並

由參謀總長何應欽馳赴貴陽，指揮援軍反攻，貴州戰局始告穩定 

(Wedemeyer, 1958: 291; 秦孝儀，1978, 5: 648)。 

為未雨綢繆，魏德邁曾向蔣介石建議，如貴陽失守，應有遷

都昆明之準備。於十二月二日，蔣以「余絕未考慮及此」婉拒。

根據《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十二月四日之記載： 

魏德邁參謀長來謁，於談話中復以遷都之事相詢，公乃

鄭重告之曰：「此為中華民族精神大節之所關，不能討論，

余縱在渝被敵包圍，亦絕不離渝一步也。」魏氏為 公決心

所感， 隨亦言曰：「如委員長不離渝，余亦絕不離左右。」 
公因自記曰：「聞其願與共患難，同生死之言，殊以為感

也。」(秦孝儀，1978, 5: 647) 

此一記載與事實稍有出入。根據魏德邁自己的說法：「我明白告

訴委員長我無意留在重慶被日本人俘虜或殺害，但如果可能我會

到昆明去，如果情況許可在那裡組織堅強的抵抗。」14 

一九四五年一月，魏德邁晉升陸軍中將。除了扭轉戰事的劣

勢之外，魏德邁對中國戰區的另一重大貢獻就是縮編國軍兵力、

提高國軍待遇與建立後勤補給中心。魏氏抵華之初，國軍約有三

百師兵力，訓練及裝備均嚴重不足。魏氏在四月二十六日呈送給

蔣介石的備忘錄中指出「國軍約有三百師之眾，美國裝備絕不足

以配備如此多之單位，故先充實三十六師之訓練與裝備，若再有

可能則擴充至五十師。」此一三十六師之精簡，加上仍在緬境作

                                                   
13

RUS, 1944, Vol. VI, China, 191; Wedemeyer (1958: 292).  F
14 Wedemeyer (1958: 293)。魏氏抵達重慶六星期後在十二月十日給馬歇爾的第一封

信中亦表示：「我會盡可能留在此地陪伴委員長，但我希望不要等著被日本人俘

虜。」Eiler (1987: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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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之三師，共三十九師，即為戰後美國協助中國政府建立現代化

軍隊，初步裝備陸軍三十九師計畫之由來。15 

魏德邁深知僅憑訓練與裝備仍不足以致勝，士氣是贏得戰爭

不可或缺的要素。中國自古即讓軍隊「就食於民」，而軍人也認

為保國衛民，受之無愧，因此強取豪奪之事實層出不窮，造成民

怨甚深。魏德邁調查發現，中國人竟無「行軍靠肚皮」(an army 

marches on its stomach) 的觀念 (Wedemeyer, 1958: 335)。國民政府

所實施的給養制度是依士兵人數將定額款項發給各部隊長，由其

負責解決糧餉問題。但由於其時軍官薪俸微薄，不足以養家活口，

因此部隊長剋扣軍糧及吃「空缺」的情形極為普遍，造成戰力不

足，士氣低落。為徹底解決問題，蔣介石接受魏德邁之調薪建議，

主動將國軍待遇一律提高一倍 (Wedemeyer, 1958: 322, 335-336; 

秦孝儀，1978, 5: 655-656)。 

為杜絕部隊長的中飽私囊，魏氏又擬具新的配糧計畫，分別

在昆明及重慶設立一個給養中心，負責採購軍糧，分發至各分支

單位，再以卡車運送至各部隊。此一新配糧計畫在全國實施成效

良好，不僅士兵糧食不虞匱乏，軍民之間的關係亦大為改善。魏

德邁並要求馬歇爾派遣一位食品專家來華，研究國軍膳食情形，

並提出改善建議。同時，自美國運送維他命丸，以補充士兵營養

之不足 (Wedemeyer, 1958: 322, 335-336; Romanus & Sunderland, 

1985: 65)。國民政府遷台之後沿用至今的國軍後勤補給制度，多

少是受魏德邁當年在中國戰區所採行措施的影響。 

除了協助解決國軍兵員過剩及給養問題之外，魏德邁在抗戰

期間也曾數次向蔣介石提出一些建設性的意見，其所針對者雖非

軍國大事，但卻頗收移風易俗之功效，更充分反映了魏氏對中國

                                                   
15 Wedemeyer (1958: 297); 秦孝儀  (1978, 5: 704, 882)。魏氏四月二十六日備忘錄之

全文，見 Eiler (1987: 94-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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貧苦大眾的同情與關懷。例如，魏德邁抵華之後常獲國府官員邀

宴，菜餚豐盛，有時竟達二十幾道菜。魏德邁認為當無數中國人

顛沛流離，身處飢饉，而領導階級卻如此奢侈，極為不當。因此

他建議蔣介石，在戰爭期間，此類宴會應予停辦，並建議蔣氏以

身作則，本身宴客亦應以四菜為限。蔣氏對此欣然同意，並以婉

轉方式普遍實行 (Wedemeyer, 1958: 322)。 

另外一個例子就是建議改變中國人「靠左駛」的行車習慣。

在中國，數千年來行人及路上交通工具皆是靠左行走。但是在抗

戰時期，此一行之多年的舊習慣卻造成了不少意外。因為在中國

戰區所使用的車輛絕大多數是美製的汽車及卡車，其設計是靠右

行駛，與英製的車輛不同。魏德邁向蔣介石建議，人車改為靠右

行走。蔣氏立即接受此一建議，並打算在中央政府控制的地區內

立刻實施。魏氏建議給予數月緩衝期，並大力宣導。此一改變因

影響英產汽車在華市場，英國駐華大使薛穆爵士 (Sir Horace Sey-

mour) 甚至指使若干中文報紙為文攻訐，並要求蔣介石重新考慮，

收回成命 (Wedemeyer, 1958: 354-355)。 

此一新的規定於一九四六年元旦在全國開始實施，過程順

利，未發生任何意外。半個世紀之後的今天，「靠右走」仍是海

峽兩岸中國人一體遵行的交通規則。 

抗戰期間，魏德邁在中國戰區所提出的興革建議之所以能得

到蔣介石的重視與採行，主要是由於其誠懇謙遜的圓潤個性獲得

了蔣氏的尊重與信任。魏氏抵華之初，蔣介石即已感覺其人「直

諒坦誠，其性格適與史迪威相反 (秦孝儀，1978, 5: 640)。」同樣

的，魏德邁對蔣介石也極為欽佩，但卻非盲目的崇拜。對於蔣的

能力、領導風格、戰略素養及其在當時所面臨的困境皆有相當透

徹、一針見血但卻十分公允的評析。 

在其於一九五八年出版，極獲好評的回憶錄《魏德邁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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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demeyer Reports!) 一書中，魏德邁對目睹中國人在抗日戰爭中

艱苦奮鬥的情形，說出了他的感受： 

我開始領會到國民政府在抗日戰爭中所表現驚人的堅

忍與耐力，絕非如史迪威及他那些記者朋友所描述的不願作

戰。法國在德國發動攻擊之後六個星期即告屈膝，而在日本

發動侵略戰爭七年後，中國在一九四四年仍在苦撐。 

當我對局勢瞭解更多，我認知到中國悲劇的一部分，是

我們美國人對中國在一九四一年之前為遏阻日本而作的自

我犧牲，大部分時間皆表現漠不關心。(Wedemeyer, 1958: 

279) 

對於蔣介石當時所面臨的困境，魏德邁也表示了深切的同情，他

說： 

蔣一直是四面作戰：對抗日本；對抗以中共為代表的蘇

俄；對抗以前軍閥或半獨立省份文武官員所代表的離心勢

力；對抗「西方帝國主義者」，尤其是英國。 

美國人大部分的時間不是拒絕承認蔣介石所面臨的困

難，就是對中國戰後的命運毫不關心。我們主要的目的是確

定中國必須在「這場戰爭中扮演積極的角色」，而不管她的

精疲力盡及其人民的慘重犧牲與苦難。當我奉派前往中國戰

區，軍部給我的指令中所使用的就是這些字眼。(Wedemeyer, 
1958: 281) 

魏德邁更進一步指出： 

美國人以為只要蔣介石下一道命令，它就會被執行。我

則體認到委員長不僅不是一個獨裁者，事實上只是一個鬆散

聯合政府的首領，有時會在獲取其屬下服從一事上遭遇極大

的困難。(Wedemeyer, 1958: 323) 

當然，魏德邁也坦誠指出蔣介石本人能力及領導風格上的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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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及缺失。一九四五年三月，魏德邁返美述職。在與陸軍部長史

汀生 (Henry L. Stimson) 的餐敘中，史氏詢及蔣介石的能力。魏氏

回答說： 

以現代的觀點來看，他不是一個受過嚴格訓練或熟練的

戰略家。他在領導中國軍隊對抗軍閥及共黨方面相當成功，

但極少展現現代軍事戰術或技巧方面的知識。(Wedemeyer, 
1958: 342) 

對於蔣介石的個性及領導風格，魏德邁曾做過相當透徹的分析： 

在我與蔣介石兩年的相處中，我確信他是一位正直無私

的領袖，對其人民的福祉極為關切，並渴望建立符合孫中山

理念的憲政體制政府。 

在我看來，蔣介石最大的弱點是他對朋友及舊屬的忠

誠。在他那群僚屬中，有些既腐敗又無能的人。如果他不能

接受勸告而去掉他們，中國局勢將會變成怎樣實在難以臆

測。我曾告訴他，他的僚屬中很多極為腐敗無能，這些人一

日不去，則其為人民所構想的良好計畫將永遠不能實現。因

為這些人使他無法接觸到不少中國最愛國能幹的人才並獲

得他們的支持。我承認蔣在政治方面極為機敏，有合理的思

考力與堅強的個性。但他卻被儒家強調忠於家人朋友的哲學

所限。他不願捨棄他周圍那些黨同伐異的人，因此疏離了不

少中國最好最能幹的人才。
16
 

魏德邁對共產主義的本質，尤其是共產黨人在中國的意圖有

極深刻的認識。他承認：「我也像馬歇爾一樣，曾受惑於史迪威

的報告。但經驗使我對共產主義的威脅能有所警惕。」在重慶期

                                                   
16 Wedemeyer (1958: 373-374); FRUS, 1945, Vol. VII, China, 651. 魏德邁在一九四六

年月初離滬返美。同年十一月十六日，在接受國家戰爭學院之邀請發表的演講中

提出他對委員長的觀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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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毛澤東與周恩來二人曾在魏德邁的寓所中與其辯論共產主義

的本質與手段。追憶這一次談話，魏德邁寫道： 

我常聽說他們〔毛、周〕不是真正的馬克斯主義者，而

只是對中國人福祉關心的農民改革者。但是這一次非正式的

歷史性會面卻拆穿了這些在美國被廣泛傳播的報告根本就

是謊言。(Wedemeyer, 1958: 285-287) 

根據魏德邁自己的說法，抗戰期間，毛、周曾一度邀請他指揮共

軍，但遭其以「身為戰區〔美軍〕指揮官，指令要求其支持國民

政府」而婉拒；但當共區發生嚴重疫病，他曾運送十一噸醫藥用

品救急。(Wedemeyer, 1958: 287)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中國八年抗

戰獲得最後勝利。隨之而來的是受降、接收及遣返在華日軍及平

民問題。三個問題中，受降只是形式也較單純，而接收及遣返日

人問題則頗複雜也牽涉較廣，若無美國協助，國民政府根本無法

完成。 

魏德邁曾勸請蔣介石親自接受日軍駐華最高指揮官岡村寧次

呈遞降書，蔣則希望魏德邁代其受降，為魏氏婉拒。魏德邁並表

示：「中國遭受敵人蹂躪八年，犧牲數百萬生命，沒有任何外國

代表該在中國戰區之內受降 (Wedemeyer, 1958: 350)。」蔣氏乃任

命陸軍總司令何應欽為受降代表，曾任魏氏參謀長之麥克羅少將 

(Maj. Gen. Robert B. McClure) 則代表美國。魏德邁並宣布：中國

戰區內一切受降事宜均由中國代表負責執行，美方運輸機決協助

運輸中國官員及軍隊前往目的地 (秦孝儀，1978, 5: 806)。 

遣返日本投降後留在中國各地、朝鮮、以及印支半島的三百

九十萬日本軍民，其工作之艱鉅自不待言；但在魏德邁幕僚人員

之周詳規劃以及聯合國最高統帥麥克阿瑟將軍 (General Dougl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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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cArthur) 東京總部人員之密切配合與支援下，順利完成，並未

如預期困難 (Wedemeyer, 1958: 351-352)。 

在接收問題上所遭遇的最大阻礙來自蘇聯及中共。在美國第

二顆原子彈投落日本長崎前夕，蘇聯於八月八日對日宣戰，隨即

揮軍進入東北，於兩週之內佔有東北全境，擄走日軍五十九萬四

千餘人，及數量龐大之戰利品。17 另一方面，中共則拒絕接受中

央政府命令，由共軍總司令朱德以「延安總部」名義，於八月十

一日連續發佈七次命令，指示各地共軍全面發動，部分共軍進入

東北，配合蘇聯作戰，並阻撓國軍接收，雖然國民政府在日本宣

布投降當天即與蘇俄簽訂友好同盟條約，但顯然未能消弭史達林

扶植中共的意圖。 

在蘇聯及中共的阻撓下，協助國軍接收的工作原本就已不

易，而參謀首長聯席會議於八月十日，日本宣布投降之前四天，

下達一個部分條文內容互相矛盾，窒礙難行的指令給魏德邁，使

其協助國軍完成接收的任務更難達成。此一指令一方面要求魏德

邁對「中央政府軍隊為收復中國戰區內目前仍被日人佔領的所有

地區所採取的必要軍事行動提供軍事協助」，「協助中央政府，

將政府軍快速運送至中國重要地區」；另一方面卻要求所有行動

「不得違背美國在中國兄弟鬩牆之爭中不支持中央政府的基本原

則」以及「不得使美軍地面部隊介入中國戰區任何地方的重大陸

                                                   
17

 秦孝儀 (1978, 5: 810-811)。根據中華民國代表團在第六屆聯大討論控蘇案時所提

出之數據，蘇聯在八月九日至九月九日間在東北接收之戰利品包括：飛機 925

架、坦克車 369輛、裝甲車 35輛、大砲 1,226座、機槍 4,836挺、步槍 300,000

枝、收發報機 133具、機動車 2,300輛、曳引式飛機 125架、騾馬 17,491匹。

同時，日軍並交出儲存於補給站及倉庫中之物資，包括：大砲 1,436 座、機槍

8,989挺、手榴彈 11,052顆、卡車 3,078輛、馬 104,777匹、補給車 21,084輛、

特種車 815輛以及指揮車 287輛。見 China Handbook (1952-53: 391-393), 此處

引自 Kubek (1963; 386-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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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戰役中。」18 

此一限制使魏德邁後來在面對蘇俄及中共阻撓國軍在東北及

華北的接收工作時根本束手無策。魏德邁於十一月二十日致一長

電給陸軍參謀長艾森豪將軍 (General Dwight D. Eisenhower)。在此

電文中，魏氏重申他對蔣介石肯定的評價並分析其面臨的困境。

魏德邁也明白指出蘇聯在東北劫掠破壞，阻撓接收。依據魏氏的

看法，中央政府不僅無力接收東北，甚至連掌控華北都有困難。

但蔣介石及其幕僚似乎無視於此，反而要求魏德邁提供空中運

輸，自平津地區運送國軍前往東北。因此，魏德邁向蔣介石建議

在企圖佔領東北之前，先致力於華北之收復並鞏固在該區之軍事

及政治地位。19 

魏德邁同時建議美國政府就下列事項知會中國政府： (1) 其美

軍指揮官兼任委員長參謀長之職務可以立即解除，因為此一任命

係為戰時協調中美對抗共同敵人日本之戰鬥行動而批准。(2) 盡早

自中國戰區撤離包括陸戰隊在內之全部美軍，否則其目前之指令

應予更改以合理化美軍在中國之維持及使用。20 至於東北問題，

魏德邁則大膽建議由中、美、英、俄四國暫管，直至中國有力接

管東北。21 

十一月二十三日，魏德邁再致電艾森豪，明白指出： 

如果由國軍統一中國及東北是美國的政策，則必須接受

介入內戰及與蘇聯交戰的可能性，而這將必然需要在中國戰

區投入較目前更多的美軍以執行此一政策 (顯然還將必須改

                                                   
18

RUS, 1945, Vol. VII, China, 527-528.  F
19

RUS, 1945, Vol. VII, China, 651, 653.  F
20

RUS, 1945, Vol. VII, China, 656.  F
21 FRUS, 1945, Vol. VII, China, 660; Tsou (1963: 341-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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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我目前的指令) 。22 

在華府，陸軍部長派特生 (Robert P. Patterson) 及海軍部長佛瑞斯

特 (James Forrestal) 會商魏德邁的報告。十一月二十六日，在聯名

致送國務卿伯恩斯 (James F. Byrnes, 通譯貝爾納斯) 的冗長備忘錄

中，兩人指出： 

從長程軍事觀點來看，陸軍部及海軍部認為對美國在遠

東有利的最重要軍事要素就是一個包括東北在內的統一而

對美國友善的中國。這也是預防遠東地區動亂及爆發戰爭的

最好保證。
23 

他們同時表示： 

如果東北或者華北無法為中國人所掌控，反而由於情勢

的演變而淪為蘇聯或其所支配的分離政府所統治，那麼俄國

將可達成日本當初所欲達成的目的。
24
 

但他們也認為：「包括東北在內的中國現況是一個必須從政治層

面而非立即的軍事必要性去解決的問題。」25 

在二十七日伯恩斯、派特生與佛瑞斯特的會議中，陸軍部及

海軍部同意國務院所提處理戰後中國問題的基本方針：以政治妥

協方式解決，並強迫蔣介石接受。伯恩斯並認為當時正返美述職

之駐華大使赫爾利應攜帶依此方針擬具之計畫，儘快返回中國。26

                                                   
22

RUS, 1945, Vol. VII, China, 665.  F
23

RUS, 1945, Vol. VII, China, 672.  F
24 FRUS, 1945, Vol. VII, China, 677-678. 
25

RUS, 1945, Vol. VII, China, 676.  F
26 FRUS, 1945, Vol. VII, China, 686. 赫爾利受羅斯福之命，以總統私人代表身份，於

一九四四年八月中來華調停蔣、史之爭。史迪威奉召返美後，赫爾利仍留重慶，

試圖勸說國共雙方共組聯合政府，攜手抗日。十一月中，駐華大使高思 (Clarence 

E. Gauss) 辭職，赫爾利於同月底繼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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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就在同一天，赫爾利因為不滿國務院遠東司人員對其調停國

共之爭工作掣肘，並懷疑國務院提供內部機密限閱資料給反蔣之

眾議員戴拉西 (Huge De Lacy) 在眾院內對其攻訐，憤而宣布辭職並

發表書面聲明，嚴厲批評政府在執行外交政策時言行不一 (Buhite, 

1973: 256-257)。 

為減輕赫爾利突然辭職所造成之衝激，杜魯門總統接受農業

部長安德遜 (Clinton Anderson) 之建議，立即任命甫自參謀總長職

位退休的馬歇爾擔任特使，前往中國繼續赫爾利未竟的調停工

作。27 此為馬歇爾來華使命之緣起。 

馬歇爾於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二十日飛抵上海，魏德邁及何應

欽迎於江灣機場，當晚在馬歇爾下榻的華懋飯店 (Cathay Hotel) 

內，魏德邁明告馬氏，其調停任務將難有所成。對於魏德邁之直

言，馬歇爾甚為不悅。28 赫爾利辭職前後，杜魯門曾兩度直接或

間接詢問魏德邁出任駐華大使之意願，魏氏均因接受馬氏之勸告

而婉拒 (Wedemeyer, 1958: 358, 364; Eiler, 1987: 158-159)。一九

四六年初，馬歇爾因調停工作進展不順，而魏德邁頗受國共雙方

尊重，乃思借重其影響力突破僵局。馬歇爾在徵得魏德邁同意後，

致電杜魯門建議任命魏氏為駐華大使 (Wedemeyer, 1958: 365)。 

馬歇爾於三月十一日奉命返美述職，而魏德邁則於四月四日

自滬啟程回美。29 在美期間，魏德邁除治療鼻疾外，並治裝靜待

                                                   
27

illis (1951: 113); FRUS, 1945, Vol. VII, China, 726.  M
28 Wedemeyer (1958: 362-363). 馬歇爾數日後對美國駐華使館代辦羅勃遜 (Walter 

Robertson) 說：「我想他 (魏德邁) 的翅膀已經硬了。」 (I think he is getting too big 

for his breeches. 直譯應為：我想他的短褲已經穿不下了。) 魏德邁數日後自羅勃

遜口中獲知此言，深感受到傷害。莫斯理 (1982: 371). 根據Mosley說法，羅勃遜

為魏德邁之表兄弟，但魏氏在回憶錄中未指出此層關係。 
29

 蔣介石已知魏氏將以新任駐華大使身份返華，故特於三月二十九日為其餞別，並

贈予青天白日勛章，酬謝其對中國戰區之貢獻。見秦孝儀 (1978: 68, 87, 99)。 



358 歐美研究 

大使任命正式宣布後返華覆新。但在七月初魏德邁之大使任命突

然生變。副國務卿艾奇遜 (Dean Acheson) 告知：因其任命消息已為

報章刊佈，引起中共抗議，對馬歇爾調停工作造成困擾，故馬氏

已致電杜魯門，要求取消魏德邁之使華任命 (Wedemeyer, 1958: 

366; 項國寧，1986: 91-92; Beal, 1970: 110)。對於馬歇爾行事之

反覆，魏德邁深感不滿，而對其大使任命竟因中共之反對而取消，

尤其無法接受。馬、魏兩人之關係自此轉淡，漸行漸遠 (Wedemeyer, 

1958: 366, 369; Beal, 1970: 202)。 

返華之路既然難行，魏德邁接受軍部之安排，出任陸軍第二

軍軍長，駐防米德堡 (Fort Meade, Maryland)。另一方面，馬歇爾

於七月初建議杜魯門任命時任北平燕京大學校長的司徒雷登 

(John Leighton Stuart) 為駐華大使。杜魯門於七月十日向參院提出

任命案，參院於十一日通過 (Stuart, 1954: 165-166; U. S. Depart-

ment of State, 1970, I: 173)。 

雖然有號稱「中國通」的司徒雷登之襄助，馬歇爾的調停工

作並不順利。正如魏德邁當初坦言相告者：國民黨人仍握有絕大

部分權力，無意讓出一丁點；而共產黨人則寄望藉蘇聯之助，奪

取整個政權 (Wedemeyer, 1958: 363)。可惜馬歇爾自恃聲望如日中

天，又得到杜魯門的絕對信任，在軍政兩界皆睥睨縱橫，自認可

完成不可能之任務，因此聽不進魏德邁之忠告。馬歇爾調停國共

之爭的任務最後終未完成，而於一九四七年一月八日銜恨離華，

行前發表聲明，痛斥國民黨內之反動派對其「為求組織一真正聯

合政府所作之各種努力，均加反對；」而「固執之共產黨人士絕

不猶豫使用激烈之手段，以求達到目的⋯⋯而不顧及中國人民因

此所受之苦痛。」雙方拒不妥協，致造成其任務之失敗。30 杜魯

                                                   
30
 馬歇爾聲明之節錄，見秦孝儀  (1978, 6: 357-362)，此處引自頁 359。馬氏聲明

原文全文可見Marshall’s Mission to China (1976, II: 516-520); The China White 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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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於馬歇爾離華之當天，即宣布任命其為國務卿。 

四、魏德邁再度來華實地考察 

一九四七年春季，魏德邁奉陸軍參謀長艾森豪之命，以交換

將領身份前往英國訪問，在數個皇家軍事學院發表一系列的演

講。魏氏在離英之前接獲其老長官國務卿馬歇爾之電報，命其返

美途中順道訪問若干歐洲國家 (Wedemeyer, 1958: 381)。魏德邁返

國後，於七月初向馬歇爾報告訪歐觀感。馬氏趁機表示：「司徒

雷登年事已高，健康狀況不佳，工作表現乏力。」31 馬歇爾並詢

問魏德邁是否願意重返中國擔任駐華大使。魏氏詢以去載馬氏要

求其使華卻因共黨反對而撤銷任命事。馬歇爾毫無窘態或表示歉

意，僅笑稱：「今日中共可能亦視我為不受歡迎之人 (Wedemeyer, 

1958: 382)。」 

魏德邁雖拒絕使華，但因軍人服從之天性且念及舊誼，表示

願應馬氏之請，率團前往中國作短期實地考察。32 同時，他也希

望能為反共的蔣介石再盡一分心力。正如他多年後所說的，他使

華任務有雙重目的：「讓中國人知道他們必須證明美援不會被浪

費；同時說服華府必須提供此一援助 (Wedemeyer, 1958: 388)。」

另一方面，馬歇爾之所以選擇魏德邁，則主要是基於實際的考量。

                                                                                                         
p

31 Wedemeyer (1958: 382). 國務院主管遠東事務的助理國務卿范宣德 (John Carter 

Vincent) 以及駐華使館二等秘書麥爾比 (John F. Melby) 均曾對司徒雷登的外交

表現表示不滿。見 Stueck (1984: 7); Melby (1968: 181). 

er, Vol. II, Annex 113 (pp. 686-689).  

32
 為減輕來自參謀首長聯席會議、陸軍、海軍兩部部長以及國會共和黨參議員范登

堡 (Arthur H. Vandenberg)、布里吉斯 (Styles Bridges)、眾議員周以德 (Walter H. 

Judd)、佛瑞思 (John Vorys) 等人要求援華的壓力，范宣德曾於六月二十日建議派

遣總統代表赴華「短暫訪問」。至於人選，范宣德原建議由副國務卿羅威特 (Robert 

Lovett) 或其前任艾奇遜擔任，最後馬歇爾選定魏德邁。見 Stueck (1984: 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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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他告訴副國務卿羅威特的：「概括地說，他〔魏德邁〕熟悉

中國事務，尤其與重要官員熟識，而他甚受蔣委員長的敬重。」33 

當然，在戰時即力主援助國民政府的魏德邁，也較易被親蔣的共

和黨議員所接受。而值得注意的是當時在紐約、華府、波士頓、

芝加哥、丹佛、紐奧良、普洛維頓斯等大城市的主要報紙皆表示

反對在國民政府進行改革之前給予援助 (Stueck, 1984: 18)。 

魏德邁受命草擬的指令，在經過羅威特以及遠東司長范宣德

的修改後定案，於七月九日經杜魯門簽署。34 指令要求魏德邁： 

(一) 立即前往中國對其目前及計劃中的政治、經濟、心理及軍事情

況作一評估。(二) 在與負責之中國官員及領導者討論時，表明此為

一事實調查團，美國政府只有在國府對於促進復元的有效方案能

提供令人滿意的證據時，才會考慮提供援助；而任何可能的援助

必須接受美國政府代表之監督。(三) 在作評估時，希望不要覺得需

要事先允諾支持或贊助與穩妥的美國對華政策不符的中國官方計

畫。(四) 在提出考察結果時，應簡明陳述所擬之援助的性質、程度

及可能之後果；以及如果不援助之可能後果。(五) 完成在華之任務

後，前往韓國作短暫停留，並評估當地情況。35 

值得注意的是，對照魏德邁所草擬之指令以及杜魯門所簽署

之正式指令的內容，可以發現羅、范二人作了若干重要的修正。

在魏氏草擬的指令中，他被授權對中國政府官員明確表示「美國

政府準備實際並立即協助一項復元及安定計畫」；而正式指令則

要求他只能表明其所率領者為一「事實調查團」，而美國只有在

國府對復元方案提供令人滿意的證據時，「才會考慮」提供援助。

                                                   
33 FRUS, 1947, Vol. VII, 635. 
34

 魏德邁草擬之指令及杜魯門簽署之正式指令內容見 FRUS, 1947, Vol. VII, 630, 

40-641. 6
35 FRUS, 1947, Vol. VII, 640-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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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魏德邁在陳述援助之可能後果外，也要陳述「不援助之可

能後果」，這是草擬指令中所沒有的，也為其後魏德邁考察報告

之遭受擱置預留伏筆。 

對於調查團人員的挑選，魏德邁在與指令相關的執行細節中

表示要有一位來自遠東司的代表，但他強調「不要一個對國民政

府或共黨存有堅定的支持或反對立場的人。」36 對於魏德邁此一

「遠東司內有人親共」的影射，范宣德相當不滿。在呈給馬歇爾

以及羅威特的備忘錄中，范宣德表示：「遠東司沒有親共的人。

絕大多數遠東司的官員對於蔣介石領導下的國民政府之缺失有切

乎事實的認識，我也同意他們的看法。」37 

而在南京〔國民政府在三十五年 (1946) 五月五日自重慶還都

南京〕，美國駐華使館人員則是在中央通訊社向使館求證時始獲

知魏德邁將率團赴華的消息。司徒雷登在十二日接獲馬歇爾七月

十一日的電報，告知調查團即將立刻啟程，命其將此一訊息儘快

通知蔣介石。38 司徒雷登在七月十六日致送馬歇爾的電報中，對

於魏德邁調查團來華消息在新聞發佈之前，未能事先知會使館，

致造成其本人及幕僚之尷尬，深表遺憾。39 馬歇爾隨即於同日覆

電表示因消息走漏而被迫提前發佈。馬氏並向司徒雷登保證：「魏

德邁調查團只是暫時的權宜之計。」40 這一句話才是馬歇爾的真

心話，也點出了馬氏派遣調查團的真正目的。 

魏德邁調查團一行共十一人於七月二十二日飛抵南京。41 在

                                                   
36 FRUS, 1947, Vol. VII, 637. 史托毅克 (Stueck) 在其書中也表示：「很顯然的，他

魏德邁〕沒有想過，依此標準，他自己也不該參加調查團。」(p.19)  〔
37

RUS, 1947, Vol. VII, 639.  F
38

RUS, 1947, Vol. VII, 641.  F
39

RUS, 1947, Vol. VII, 650.  F
40 FRUS, 1947, Vol. VII, 651. 
41

 除魏德邁外，調查團其他成員包括 Captain James J. Boyle (副官)、Captain Hor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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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場迎接者除司徒雷登大使外，尚有國府文官長吳鼎昌、外交部

次長劉師舜等。42 在其發表之抵華聲明中，魏德邁表示： 

余之任務主要係在調查實況，而由專家小組如經濟、財

政、工程與政治等人員，助余進行，吾人特別注意者，為研

究及考察中國政府在復員時所取種種措施之功效⋯⋯吾人

並非根據吾人所希望者為真實之事實，而係根據客觀徹底之

考察，而斷定為真實之事實。⋯⋯余將竭盡所能執行杜魯門

總統給與余之使命，調查與政治、經濟及軍事局勢有關之良

好或惡劣之事實，將其互相連貫，予以評價，而在余之任務

完成時，將此種工作所獲之結果，貢獻與美國總統。
43 

蔣介石以及其他國府高層官員對於魏德邁之來華在起初顯然

是抱著很高的期望，認為是象徵美國對華政策轉變的契機，隨之

而來的將是大量的軍經援助。44 隨著調查團考察行動的展開，這

份期望很快就轉變成失望與不滿。蔣介石首先感到不快的是調查

團將甫自日本殖民統治下解脫的韓國包括在行程之內，與中國相

提並論，對中國的尊嚴及主權是嚴重的羞辱；其次，美國政府在

宣布派團來華之時，未與其事先磋商對其本人是極為不敬。45 

                                                                                                         
Eng (翻譯官)、M/Sergeant Alvin Garbs (傳令員)、S/Sergeant Albert J. Gasdor (速記

員)、Lt. Colonel C. E. Hutchin, Jr. (執行官)、Mr. David Ross Jenkins (財政顧問)、

Mr. Philip D. Sprouse (政治顧問、遠東司代表)、Rear Admiral Carl A. Trexel (工程

顧問)、Mr. Melville H. Walker (經濟顧問) 以及Mr. Mark Watson (新聞顧問) 見

RUS, 1947, Vol. VII, 642-645. F
42 Wedemeyer (1958: 384); 秦孝儀 (1978, 6: 518)；王世杰 (1990)，民國36年 7月

2日記事。 2
43

RUS, 1947, Vol. VII, 653-654; 此處譯文引自秦孝儀 (1978, 6: 519)。  F
44 FRUS, 1947, Vol. VII, 674-675. 
45

 FRUS, 1947, Vol. VII, 674-675. 蔣介石於七月二十三日接見魏德邁時，以「魏氏

來華竟未攜有美總統之介紹函，頗引以為異。」而蔣更深覺美國輿論對中國懷有

敵意，在二十四日之日記中有如下之記載：「尤可痛者，美國輿論不僅以中國與

韓國並論，而且其對待中國之態度，尚遠不如對待其仇敵之日本。」見秦孝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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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魏德邁而言，這種失望與不滿的感覺是相互的。魏德邁發

覺自從他在一九四六年四月初離開後，在過去的十五個月間，中

國的政治及軍事情況非但毫無改善，反而日趨惡化。大使館一等

秘書魯登 (Raymond P. Ludden) 在七月二十三日向魏德邁提出的備

忘錄中指出： 

不幸的是在過去二十年間，國民政府只會以武力對付政

治反對勢力。目前政府除苦於嚴重軍事挫敗以及過度通貨膨

脹之外，正在失去所有人的信賴⋯⋯要想把作為中國一股主

要力量的共產黨人除去將非常困難，即使政府能獲得大量軍

經外來援助⋯⋯很顯然的蔣介石堅信中國共產黨問題可以

單憑武力解決而不必同時進行社會及經濟改革的看法始終

未變。⋯⋯他目前所採行的途徑正是刺激共產主義的快速發

展，美國對此一情況不能再坐視不管。
46 

同日，蔣介石的侍從武官兼總長辦公室副主任蔡文治將軍告

訴調查團政治顧問石博思 (Sprouse) ： 

國軍的主要弱點是士氣低落，逃亡者眾。共黨士氣優

良。但是，國軍如果能吃得飽，獲得好的薪餉及裝備，士氣

會一樣的好。政府唯一的希望是美國提供軍經援助。缺少此

一援助，政府將很快崩潰，共黨會很快控制全中國。
47 

就在同一天，國民政府委員蔣夢麟在寓所中也告訴往訪的石博

思：「沒有美國的援助無法挽救國民政府。」蔣氏更明白指出「中

國最大的腐敗存在於軍事指揮官之中，所有在東北的將領都預期

潰敗，都打算趁機能撈就撈。」48 

                                                                                                         
(

46
RUS, 1947, Vol. VII, 657, 659-660. 

1978, 6: 521-522)。 

 F
47

RUS, 1947, Vol. VII, 668.  F
48 FRUS, 1947, Vol. VII, 669-670. 值得注意的是石博思指出，蔣夢麟在一九四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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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如此悲觀的氣氛中，調查團於二十六日自南京前往上海，

正式展開考察活動。49 魏德邁於二十八日返回南京。二十九日，

在其抵華後呈給馬歇爾之第一封電文中，報告了他的初步觀感： 

調查團不幸地已被一般中國人視為解決中國所有苦難

的萬靈丹。我們被寄望在一夜之間解決此一情勢錯綜複雜之

地區所有重大而存在已久的問題。 
我覺得國民黨統治下的中國人在精神上已經破產。他們

不明白為何而死或做任何犧牲。他們對軍政領導階層已失去

信心，預期全面崩潰。那些居上位的的貪腐之輩則試圖在崩

潰之前競相撈取。
50 

當晚，在外交部與石博思的長談中，葉公超次長也坦白地說出了

他的看法： 

雖然蔣〔主席〕犯了很多過錯，無人能取代之⋯⋯他必

須做些有益人民福祉的事，必須進行改革，使政府獲得人民

的支持⋯⋯上校以上階級的軍官有百分之九十應予淘汰，軍

隊應該重整並給予適當的訓練。軍隊指揮官的貪贓枉法已使

軍隊成為無效率的機器，使士氣低落。現在國軍在素質上已

不如共黨軍隊。 
如果有一個良好而值得他們支持的政府，有很多與共產

黨人合作的中國人可能就會離開。蔣仍然堅信他可以靠武力

對付共產黨人，卻不明瞭對付共黨唯一有用的方法就是有一

                                                                                                         
曾告訴他：「在這個時期中國沒有什麼希望，但大約在五十年之內中國會崛起成

為一個強大而安定的國家。」而在二十三日的談話中，蔣氏則表示：「這樣的崛

起其結果可好可壞，無人能確實地預測。」見本註，670. 
49

 同日，閻錫山自太原致電蔣介石，表示：「共匪在晉，為禍最為慘烈，現實材料

甚多，擬懇轉請魏德邁特使來晉考察。」秦孝儀 (1978, 6: 523)。查考調查團此後

行程，魏氏顯然並未應邀赴晉。 之
50 FRUS, 1947, Vol. VII, 682-6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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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誠實而有效率的政府。
51 

在以後三個星期中，調查團又先後前往北平、天津、漢口、

瀋陽、撫順、青島、濟南、台灣、廣州等地考察。所到之處，與

當地人士訪談的結果令魏德邁相當震驚。52 其中以東北及台灣的

情形最為嚴重。 

在東北，魏德邁認為從軍事觀點來看，當地情況已非國民黨

人所能掌控。在八月八日呈送馬歇爾的電報中，魏德邁指出： 

國軍犯下劫掠罪行，他們經常傲慢無理，以征服者而非

負有保護東北人民使命之中國軍隊的姿態出現。東北人民準

備接受共產黨的嚴苛對待，但是他們希望從國民政府的官員

及軍隊那裡得到友善的合作。
53 

魏德邁對於蔣介石派往東北接收之將領的表現相當不滿，對

東北行轅主任熊式輝及東北保安司令杜聿明二人之印象尤其惡

劣。54 八月六日，魏氏在離開瀋陽之前與適才抵達的參謀總長陳

誠會面，建議後者轉請蔣介石將熊式輝及其總部人員全數撤除，

另擇廉潔能幹之將領統率東北所有國軍。55 

                                                   
51 FRUS, 1947, Vol. VII, 685-686. 
52
 調查團所至之處皆為中央政府所控制之地區，當地國民黨軍政官員多企圖事先安

排訪談對象，誘導考察方向，以避免不利政府之言論。其中尤以東北行轅主任熊

式輝之動作最為明顯，但均為調查團所技巧規避或婉拒。見 FRUS, 1947, Vol. VII, 

12, 734-735; Stueck (1984: 43). 7
53 FRUS, 1947, Vol. VII, 713. 
54
 熊式輝及杜聿明二人不僅無能，且相互勾心鬥角。美國政府及駐華外交官員對二

之評價甚差。見 The China White Paper, I, 239-240, 247, 254. 人
55 FRUS, 1947, Vol. VII, 713; Stueck (1984: 39-40). 事實上在此之前，駐華助理武官

巴大維上校 (Colonel David D. Barrett) 已在八月三日呈送魏德邁的備忘錄中，建

議國民政府將熊式輝免職。蔣介石於八月四日下令撤銷東北保安司令長官部 (保

安司令杜聿明)，其業務歸併於東北行轅。蔣氏並派陳誠至瀋陽「協助處理一切」。

同日，熊式輝請辭，陳誠兼署東北行轅。見 FRUS, 1947, Vol. VII, 708; 秦孝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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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團八月十一日抵達台北考察，距「二二八事件」發生不

到半年。在台灣，魏德邁發現了與東北相當類似的情景。在十七

日致送給馬歇爾的電報中，魏德邁指出： 

前行政長官陳儀的統治造成〔台灣〕人民與中央政府的

疏離⋯⋯中央政府失去了一個向中國人民以及全世界展示

其具有提供廉能政府能力的良機⋯⋯〔台灣〕人民真誠熱切

的期待自日本人的束縛中獲得解脫。但是，陳儀及其黨羽卻

毫不留情地將其腐化貪婪的統治強加之於這群快樂而順從

的人民。軍隊以征服者自居，秘密警察肆意威嚇〔百姓〕以

協助中央政府官員的剝削⋯⋯
56 

八月十九日，魏德邁完成在中國的考察行程。當天，蔣介石

與其長談六小時，就政治、軍事、黨務等有關問題廣泛交換意見，

但未觸及美國之世界與遠東政策或中美具體合作辦法。蔣對此似

有不滿，在日記中有如下之記載：「對美國之無政策。深為世界

前途憂。⋯⋯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國不自強，何能為人所重，

故除自強雪恥，努力奮勉之外，別無他途也 (秦孝儀，1978, 6: 

548-549)。」 

很顯然的，魏德邁對於此次來華考察的發現也相當失望。在

他與蔣介石相處的經驗中，從未像現在這樣，對蔣的領導能力幾

近於完全失去信心。正如他離華前夕寫給當時在美國的麥克羅將

軍的信中所說：「他〔蔣〕向我保證他是真心要幫助他的人民以

及消除腐敗。他要不是一個玩弄權謀者，就是他無力進行現在有

急迫需要的改革 (Stueck, 1984: 43)。」但是魏德邁也知道，在當

時蔣介石是唯一可以領導國民黨擊敗共產主義的人。他希望蔣介

                                                                                                         
(

56 FRUS, 1947, Vol. VII, 725. 

1978, 6: 528-529)；郭廷以 (1985: 6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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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能真正瞭解改革已刻不容緩，在後者邁上改革之路時，出一分

推動的助力，也讓他更能說服美國提供援助。因此，當蔣介石邀

請他在國府委員會及各部會首長聯席會議演說時，他雖考慮再三

仍勉強答應 (Wedemeyer, 1958: 387-388)。 

八月二十二日，面對六十多位包括蔣介石本人及宋美齡等在

內的國府高級官員，魏德邁，以一個諍友的身份，坦白地說出了

他考察的觀感。他抨擊政府之軍事措施以及國府軍政官員之腐敗

無能。魏德邁並指出共黨問題非一時僅賴武力所能解決，政府必

須立即從事政經改革，以獲取人民之支持。當時在座的國民黨元

老，考試院長戴季陶聆聽之餘，感觸甚深，竟至泣下。57 可惜，

蔣介石以及大多數之國民黨領導階層似乎聽不進魏德邁的肺腑之

言。他們認為魏氏對國府之批評「其中因受共黨及其外圍份子宣

傳之影響，頗有曲解及誤解者 (秦孝儀，1978, 6: 550)。」 

魏德邁原擬於八月二十三日晚間在司徒雷登大使官邸設宴答

謝蔣介石、宋美齡及行政院長張群夫婦。但在當天下午蔣介石託

辭身體不適，無法赴宴，魏德邁乃取消此一宴會。蔣介石對魏德

邁坦率批評之不悅，由此可見。而張群則對魏氏因蔣介石無法出

席即取消宴會亦極表不滿。58 

八月二十四日上午，魏德邁及其幕僚飛東京轉往韓國考察。

在行前發表的離華聲明中，魏氏更明確而直接地指出： 

余今日見中國各地多有冷漠無情與麻木不仁之現象，對

眼前之問題不求解決，而以相當之時間與精力擲於譴責外來

之影響，或覓取外來之協助，多數能幹愛國之中國人士，原

                                                   
57

 戴季陶事後表示：魏德邁所言全係實情，我獻身國民黨二十六年，從未感到如此

羞愧。見Wedemeyer (1958: 389); FRUS, 1947, Vol. VII, 764; Rea & Brewer (1981: 

hap. 3, Doc. 7, 133). C
58 FRUS, 1947, Vol. VII, 7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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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滿懷希望與決心者，反陷於可鄙之失敗主義，言之誠屬令

人喪氣。中國雖經多年戰爭及革命之阻撓及削弱，現仍擁有

其本身所需之大部分物質資源，復興有待於睿智之領導與道

德及精神之再生，而此僅能求諸中國內部。 
同等重要者，目前中央政府能裁除在政府組織內，尤其

省縣機構內，擔任職位之顢頇或貪污官員，而獲得並保持大

多數中國人民一致及熱忱之支持⋯⋯為重獲得並保持人民

之信任計，中央政府須立即實施大刀闊斧而範圍廣大之政治

及經濟改革，純作諾言，將無濟於事，亟需見諸實行。一般

所應接受者，即軍事力量本身將不能消滅共產主義。
59 

如所預期的，魏德邁的離華聲明在國民黨內立刻引起了極大

的反彈。首先，在魏德邁離華後次日晚上，蔣介石召喚司徒雷登

之私人秘書傅涇波 (Phillip Fugh) 至官邸，詳詢調查團來華之背

景，並對既有大使駐華又派遣此一未經過邀請之調查團表示不

解。蔣介石顯然關心美國是否有意逼他退隱或以其他方式令其去

職。60 

八月二十六日，外交部長王世杰在行政院會議之報告中，詳

述魏德邁聲明中之各項錯誤。王氏認為：經濟復甦緩慢是由於抗

戰帶來的紛亂失序以及國軍未能在日本投降後收復整個東北所造

成的結果；國民政府在與共產黨人鬥爭時並非只追求軍事的解

決；而在清除公務員貪污的工作上亦已獲得若干進展。61 

八月二十九日，國民黨秘書長吳鐵城在南京《中央日報》發

                                                   
59

 聲明全文見秦孝儀 (1978, 6: 551-553)。英文原文可見 FRUS, 1947, Vol. VII, 

759-761; The China White Paper, Vol. II Annex 134 (pp.763-764).  魏德邁在回憶錄

中提及，其新聞官華生 (Mark Watson) 曾強烈反對其發表此一聲明，但未被其接

受。見Wedemeyer (1958: 390). 
60

 見郭廷以 (1985: 676) 八月二十五日記事； The China White Paper, Vol. II Annex 

141 (pp. 825-826); Rea & Brewer (1981: 134). 
61

 New York Times, August 27, 1947, p.14, 此處引自 Stueck (1984: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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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長文，強調中國的問題不能用西方的政治及經濟的尺度來衡

量。他更進一步批評「那些只不過訪問少數幾個城市，即對當今

政府之缺失擅下結論的外國人 (Stueck, 1984: 47)。」 

九月份，國府高層對魏德邁的批評愈趨明顯。九月二日，行

政院長張群在接受美聯社獨家專訪時表示：中國政府的內政或外

交政策不會因為魏德邁調查團而有所改變。他說：「有很多事情

魏德邁不知道。」張群並指出：魏德邁來華訪問時，他曾數度與

其見面，但魏德邁從未與其進行任何嚴肅的談話。張群抱怨說：

「比較起來，政府之外的人比政府內部的人更受到魏德邁將軍的

重視。」張群並且強調：魏德邁在離華聲明中建議的改革事項，

有很多在他來華之前已經實行了。可能魏德邁將軍認為他離開中

國並不太久，對中國仍很瞭解。62 當時即將赴美出席聯合國大會

的王世杰在九月五日的日記中寫道：「中美關係因魏德邁訪華後

所作之公開聲明，顯然日趨惡化 (王世杰，1990, 122)。」 

九月十六日，國府副主席兼立法院長孫科接受合眾社記者訪

問時表示：除非美國立刻給予大量援助，否則中國將會與蘇聯合

作。孫科宣稱：魏德邁的「不夠技巧的」批評已令許多中國人不

滿，因此使轉向莫斯科的工作變得單純。63 司徒雷登在九月二十

日呈給馬歇爾的報告中也指出「甚至有國府高層官員向他表示，

可能會請求蘇聯駐華大使調停國共內戰。」64 

很顯然的，國民黨高層對魏德邁的批評惱羞成怒。值得注意

的是當初力勸魏德邁接受蔣介石演說邀約的司徒雷登，在給馬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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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China White Paper, Vol. II Annex 136 (p. 815);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3, 

1947, p. 14. 
63
 見郭廷以 (1990: 684) 九月十六日記事；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17, 1947, p. 18. 

此處引自 Stueck (1984: 48). 
64

 The China White Paper, Vol. II Annex 144 (p. 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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爾的電文中也隱約指出魏德邁對國府之缺失「過於坦白的」批評

有傷國民黨人的「顏面」。而他們也擔心這些出自一位總統特使

口中的言辭會激勵共產黨人，鼓勵無黨派人士反對政府，同時也

會造成金融市場的騷動。因此，司徒雷登認為魏德邁對國府高層

官員的談話以及離華前發表的聲明對國府來說「無疑是一個粗魯

無禮的震驚。」65 

事實上，蔣介石未嘗不知道魏德邁對國民黨高層的談話以及

在離華聲明中的批評皆是實情。單就軍人而論，抗戰結束未久，

軍紀敗壞將領腐化的情形就已普遍存在。蔣介石在三十四年十一

月十六日以及三十五年四月三日兩次對國軍高級將領的談話中，

就痛切指出： 

各部隊經過此次長期抗戰之後，軍隊風紀的敗壞幾乎成

了普遍的現象，以後剿匪的工作，其艱鉅困難不亞於抗戰，

我們高級將領如果不極力振作，以新的精神和決心來振刷部

隊的風紀，提高部隊的朝氣，就沒有不失敗的！但是我聽到

現在還有許多高級將領，沈溺於賭博，動輒輸贏幾十萬，這

是最可痛心的一件事，這些人我今天不必一一指出，你們自

己應該明白。 
現在反動派到處宣傳，說我們士兵是世界上最優秀的士

兵，下級軍官也很健全，惟有我們一般高級將領人人都是腐

敗墮落，而且階級愈高，精神愈萎靡，行動愈腐化，狂嫖濫

賭，走私經商，吃部下的空額。不僅反動派如此說法，就是

一般外國朋友也是如此看法。這不能怪人家輕視我們，而必

須反省我們本身有沒有這種缺點。我可以說，我們高級將領

雖不是人人如此，至少大部分已經腐敗墮落了。(蔣總統思想

言論編輯委員會，1966, 19: 23, 68-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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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China White Paper, Vol. II Annex 141 (pp. 825-826); Stuart (1954: 186); Rea & 

Brewer (1981: 133,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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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以後多次對國民黨員的訓話中，一再提出同樣的指責。民國

三十七年一月四日在「戡亂建國幹部訓練班」的開訓講話中，他

就明白指出： 

自抗戰勝利以來，本黨在社會上的信譽已經一落千丈，

我們革命的工作，不但苟且因循，毫無進展，而且因為本黨

自身在人事上缺乏健全的考核制度，凡是刻苦耐勞富於革命

精神的同志，不僅沒有識拔出來，反而要受人妒忌，工作上

遭到阻礙，這樣一來，一般同志工作的情緒，自然更加低落，

而整個黨務，也就更加因循泄沓了。老實說：古今中外任何

革命黨都沒有我們今天這樣頹唐和腐敗，也沒有像我們今天

這樣的沒有精神，沒有紀律，更沒有是非標準的，這樣的黨

早就應該被消滅被淘汰了！(蔣總統思想言論編輯委員會，

1966, 19: 23, 291) 

三十八年十月，中共在大陸建立政權，國民黨政府播遷台灣。

蔣介石在十月十六日「革命實踐研究院」的開訓講話中再度指出：

「自從抗戰末期到現在，我們國民革命軍內部所表現的貪污腐敗

的內容和實情，真是光怪陸離，簡直令人不能想像 (蔣總統思想言

論編輯委員會，1966, 19: 397)。」三十九年三月十三日，他在「革

命實踐研究院」所在地陽明山莊所舉行的總理紀念週中又再三提

醒國民黨人： 

近年我國黨政軍各階層中普遍流行的現象，是虛偽、欺

騙、因循、苟且。說了話不能實行，下了令不能貫徹。循至

於紀律廢弛，組織散漫，風氣頹喪，官常敗壞，外國人譏諷

我們政府「貪污無能」，都是由於這種虛偽積習所發生的結

果。(蔣總統思想言論編輯委員會，1966, 20: 10) 

由蔣介石這些講話可以得知，他對國民黨政府內部這些弊病

相當清楚。但是除了他本人之外，其身邊部屬幕僚，即使能看出



372 歐美研究 

問題之所在，又有幾人敢坦率直言？在台灣的幾十年間，在國民

黨的改造聲中，蔣介石曾在無數次的講話訓詞中一再重複這些責

備，但已流於形式，不具有任何激勵改革的實質意義了。 

另一方面，在一九四七年八月二十四日離開南京的魏德邁調

查團在東京短暫停留之後，於二十六日下午飛抵漢城。魏德邁在

韓國進行為時一週之考察活動，於九月三日離開漢城至東京。同

日，魏德邁得知司徒雷登於八月二十六日致馬歇爾電文之內容。

魏氏對司徒雷登當初力勸其接受蔣介石之講話邀約，而今卻暗指

其發言不當之作法深感不滿。魏德邁立即致電司徒雷登表示不

滿，並對蔣介石及其他國府高層官員之反應深感遺憾。魏氏指出：

「我衷心覺得我之工作係以美國及多數中國人之最佳利益為  

念。」66 魏德邁最後深感遺憾地表示： 

戰時我在中國竭盡心力。而在過去兩年間我在美國也以

演講及寫信方式盡我所能地幫助中國，如果蔣介石或任何愛

國明理的中國人對我的動機及作為作不利的解釋，令我感到

悲傷與失望。
67 

司徒雷登雖於九月十二日致電委婉解釋，但魏德邁對其言行不一

之作法始終難以釋懷。68 

魏德邁調查團離開東京後轉赴夏威夷，在檀香山停留九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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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US, 1947, Vol. VII, 767. 
67

 FRUS, 1947, Vol. VII, 767. 
68
 在近四十年後，魏德邁接受台灣記者專訪時，仍指責司徒雷登是「假道學」、「言

行不一」的「偽君子」。魏氏也懷疑司徒雷登之私人秘書傅涇波〔後來成為司徒

雷登義子，隨其赴美〕與共黨有關係。據魏氏回憶錄中記載：「經常有高度機密

性之文件送至大使官邸後，其內容遭外洩給『未經授權者』，經過調查，懷疑箭

頭均指向傅涇波。」魏氏回憶錄出版後，傅涇波子女在美興訟。經法官裁決，回

憶錄再版時應刪除此一段有關傅氏之描寫，並給予其相當之賠償。見Wedemeyer 

(1958: 389-390); 項國寧 (1986: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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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擬就考察報告。魏德邁於九月十八日返回華府，次日即向杜

魯門提出書面報告。這份冗長的報告共分五大部分。第一部分概

論從國際局勢的觀點陳述中國的現況；第二部分則分別從政治、

經濟、社會文化及軍事各層面分析中國在戰後所面臨的問題；第

三部分從同樣的層面分析韓國的現況及問題；第四部分為結論；

第五部分為建議。 

在概論中，報告指出： 

儘管人們在中國所見到的全是腐敗與無能，可以確定的

是大多數人民對共產黨的政治與經濟結構並無好感。有些人

為了對警察的高壓措施、腐敗的作法以及國府官員的施政不

當表達憤怒的抗議而與共黨合作。有些人則因對現今的中國

領導階層完全不抱希望，在絕望中而變成共產黨人。
69 

對於蘇聯在遠東的圖謀，報告亦指出： 

美國在雅爾達會議中同意俄人重入東北，而後來又拒絕

對國府提供援助，間接地幫助了蘇聯在遠東的計畫⋯⋯東北

情況已惡化到必須立刻採取行動以阻止該地區成為蘇聯的

附屬。中共可能即將獲得對東北的軍事控制並宣布成立政

府。
70 

報告亦不忘提醒美國政府，「在戰爭期間，雖然日本人提出愈來

愈有利的投降條件，中國仍選擇堅守同盟陣營。如果中國接受投

降的條件，大約有一百萬日軍可以被用來對抗太平洋地區的美

軍。」71 

在政治層面，報告預測共黨最後可能統治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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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 China White Paper, Vol. II, Annex 135 (p. 766).   T
70

he China White Paper, Vol. II, Annex 135 (pp. 766-767).   T
71 The China White Paper, Vol. II, Annex 135 (p. 7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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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中國人民一致期望不計任何代價求得和平，照目前

情況來看，此一願望似難實現。一邊是國民黨，其保守的領

導階層、鎮壓及腐敗已使大眾對政府失去信心。另一邊則是

在意識形態上服從蘇聯的中國共產黨人，其公認的最終目的

是在中國建立一個共黨政府⋯⋯溫和派則處於國民黨的失

政與鎮壓和共黨殘酷極權主義的夾縫中。少數黨缺乏強而有

力的領導與眾多追隨者。由於國民政府的鎮壓，無論是溫和

派，其中很多是在國民黨內，或是少數黨皆無法發揮他們的

影響力⋯⋯目前的趨勢是國民政府的控制逐漸崩潰，而最後

可能出現一個共黨統治的中國。
72 

在經濟層面，報告所呈現的遠景也極不樂觀： 

由於內戰及通貨膨脹的影響，中國的經濟在解體中。目

前趨勢最可能的結果是不會立刻崩潰，但持續而緩慢的麻痺

將會造成國民政府威信與權力的衰退。過去十年的戰爭造成

運輸通信設備、礦藏、公用事業及工業的嚴重損壞。雖有若

干令人讚賞的努力與大量的經援，但其整體的能力尚不及戰

前的一半。由於運輸設備的中斷以及失去了大部分的華北及

東北，這些富庶地區的重要資源已無法再支援經濟的復

原⋯⋯國民政府在經濟上最迫切需要的是降低軍事預算。
73 

在社會文化層面，報告認為公眾教育已成為戰爭以及社經崩

解的一個主要受害者： 

教室、課本以及其它設備多已損毀，而目前已無力作較

多數量的添購。教師，就像其他公務人員，發現他們一個月

的薪水已貶值到只夠幾天的米錢。從提供全國嚴重文盲問題

解決之道的小學到培養國家專業、技術人員與行政人才的大

學，整個教育體系皆是如此。而大學也遭受另外一個同樣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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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 China White Paper, Vol. II, Annex 135 (p. 769).   T
73 The China White Paper, Vol. II, Annex 135 (p. 7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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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的打擊—傳統學術自由的箝制。參加示威抗議的學生遭受

國府情治人員嚴厲有時甚至殘暴的懲罰⋯⋯教職員經常在

並非不能勝任的情況下被免職或解雇，顯然是因為他們的政

治觀點與政府官員不合。同樣的，刊物經常未經指控即被以

「軍事安全理由」關閉，在更換新的經理人員後，才能重新

營業。
74 

在軍事情勢方面，報告指出國軍已漸居劣勢： 

在過去數月間，國民政府的整體軍事情勢在惡化中，而

目前的狀況對中共的軍隊有利。雖然國軍在力量上佔優勢，

但戰術的先制卻是操控在共軍手中。共軍為達成摧毀其所擇

定之據點或地區的任務而採用的打跑戰術 (hit and run)，使

他們比國軍享有決定性的優勢，因為後者必須防衛包括通訊

連接線在內的許多重要地區。 

為實質改善目前的軍事狀況，國軍必須先穩住前線，再

重獲先制。此外，由於政府使用了全國預算的大約百分之七

十以支持內戰，為舒緩此一情況所採取的措施，顯然必須朝

向提升軍隊效率，並伴隨社會、政治及經濟改革計畫，包括

減少軍隊編制的數量⋯⋯中國目前的工業潛力不足以有效

地維持軍隊。國軍在目前狀況下無法順利應付內戰或履行其

國際社會一分子之責任。因此任何作戰行動計畫若期望能夠

成功，在進行之前必須先有軍火 (彈藥最迫切需要) 以及技術

援助形式的外援。 

美國提供軍援給國民政府，可能會促使蘇聯公開或暗中

提供相同的援助給中共⋯⋯如此將造成一個類似一九三五

年在西班牙的意識形態衝突的競技場。如果此種在歐洲及中

東地區出現的類似狀況也在此一地區發生，可能隨時會觸發

第三次世界大戰。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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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 China White Paper, Vol. II, Annex 135 (pp. 771-772).   T
75 The China White Paper, Vol. II, Annex 135 (p. 7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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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結論中，報告指出：大多數的中國人〔及韓國人〕對共產

主義並無好感，他們也不關心意識形態。他們渴望的是食物、遮

風避雨的地方以及平安度日的機會。76 在第五部分中有關中國

者，報告具體建議：(一) 知會中國，美國願繼續援助中國，以保障

其領土完整及加速復原；(二) 中國應有效使用其本身資源以執行經

濟復興計畫。並採行健全之財政政策，以減少預算赤字；(三) 中國

政府能持續證明其已進行具迫切必要性之政治及軍事改革；(四) 中

國接受美國軍事及經濟顧問，以有效使用美援。77 

值得注意的是有關東北問題，魏德邁在報告中建議中國要求

聯合國立即採取行動以中止在東北的敵對行為，並要求將東北由

中、蘇、美、英、法五國共同監護，或依聯合國憲章託管。78 此

一部分，魏德邁認為係其報告中之「最重要之成分」，但馬歇爾

卻認為此一建議不僅不切實際，而且「此一建議，當時若予公布，

是對中國主權的侵犯，意指國府無力統治其領土，對中國人的感

受是極為無禮的。」79 馬歇爾要求魏德邁將其報告中此一部分刪

除，但遭後者婉拒。馬歇爾乃決定將報告壓制，不予公布並列為

最高機密。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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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調查報告全文見Wedemeyer (1958: 461-479); The China White Paper, Vol. II, Ap-

pendix 135 (pp. 764-774).  The China White Paper 中所附之報告省略了第三部分

以及第五部分建議中有關韓國之部分，但增加了所有與調查報告有關的附錄。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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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China White Paper, Vol. II, Annex 135 (p.7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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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China White Paper, Vol. I, 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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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歇爾於一九五○年九月十九日，在參院委員會為其國防部長任命案舉行的聽證

會中作證時表示：有關東北的建議是他決定壓制此一報告的「主要甚至是真正唯

一的理由。」見 Senate Committee on Armed Services, Hearings on the Nomination of 

General George C. Marshall as Secretary of Defense, 81st Cong., 2nd sess. 〔1950〕, 22. 

此處引自 Tsou (1963: 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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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一位著名的中美關係史學者所寫的： 

壓制魏德邁報告是〔杜魯門〕政府一項最無必要也最不

幸的行為。如果報告得以公布，其所引發的公開辯論可以澄

清許多基本問題。如果〔美國〕大眾顯示無意承擔一項積極

對華政策之花費以及最後介入中國內戰的風險，政府的消極

政策便可得到某種背書。如果政府輸了這場辯論，則採行新

的對華政策猶為未晚⋯⋯不管怎樣，政府均不至於〔後來〕

在遭受對國會及美國民眾隱瞞重要訊息的指控時而無法辯

解。 

⋯⋯魏德邁關於東北建議之揭露，其對中美關係之傷害

應不會大過雅爾達密約或馬歇爾本人在一九四七年一月七

日所發表的離華聲明。對於國民政府的感受突然表現過度的

熱切，〔杜魯門〕政府犯了一個可以避免的錯誤。(Tsou, 1963: 
460-461) 

魏德邁本人對其報告的被壓制，表達了強烈的不滿。他在回

憶錄中指出： 

調查報告的結論及建議部分，在用字遣詞上皆很慎重，

就是為了避免引起不快。而幾乎所有構想皆在極融洽氣氛中

事先與蔣介石商量過。因此我確信調查報告的公布，不會讓

美國政府或中國人難堪。如果我錯了，那麼在一九四九年的

對華關係白皮書中公布了我的報告，則似乎是嚴重的外交錯

誤。(Wedemeyer, 1958: 398) 

他更進一步表示： 

當我在報告遭到壓制之後又重回軍旅，我也許已經犯了

一個嚴重錯誤，也是對國家的未能盡責。如果我當時辭職並

說出我心中想法，也許我能讓美國大眾瞭解真相，因而使中

國免於共產黨人的征服，使後來殘酷而徒勞無功的韓戰得以

避免。但對馬歇爾將軍的尊敬與情誼，使我很難放棄軍旅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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涯，以便在政策上向他挑戰。(Wedemeyer, 1958: 402) 

對魏德邁個人來說，調查報告的遭受壓制，正式宣告了魏德

邁與馬歇爾兩人之間長官部屬關係以及私人情誼的終結，也使他

在軍旅生涯中終於無法再上層樓。 

伍、對國府之支持始終如一 

在其報告遭到壓制之後，魏德邁立即歸建軍中，先後擔任過

陸軍計畫及作戰署長 (1947-48)、陸軍副參謀長 (1948，主管計畫及

作戰)、陸軍第六軍軍長 (1949-51)。魏德邁於一九五一年以中將軍

階自陸軍退役，正值五十四歲壯年。81 職務雖屢有更動，但魏德

邁對蔣介石及國民政府的支持則始終未變。 

一九四七年十月十六日，距其提出考察報告不到一個月，魏

德邁發表談話，籲請美國當局繼續支持蔣介石領導之國民政府，

並認為：「非立即給予中國以軍事物資及道義上的支持，實不足

以阻止共產主義之滋蔓。」(秦孝儀，1978, 6: 569-570)兩個月後，

魏氏在參院撥款委員會作證時，再度力主緊急援助國府。他說： 

我認為蔣主席是中國合理的領袖，美國應該將其可能予

中國的援助，和中國可以有效方式利用美援的能力，予以相

稱的配合。最重要的，是他始終如一的反對共產黨，在太平

洋戰爭的最高潮，蔣主席可以在極有利的條件下，與日媾

和。因之，日本可調出一百五十萬人，與美軍作戰。蔣主席

決定忠於他的盟國，他是一極可欽佩的人物，美國應當速予

中國以軍事、經濟援助。(秦孝儀，1978, 6: 529) 

                                                   
81
 魏氏之資歷完整，原可擔任陸軍參謀長，但因中國問題與馬歇爾意見相左，不得

歡心。馬氏於一九五○至一九五一年任國防部長，魏德邁復有感於麥克阿瑟之被

免職，乃於一九五一年七月一日退役。一九五三年在艾森豪任內，魏德邁始經國

會通過法案，晉升為上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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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八年中，國軍勦共情勢日趨不利，亟需美國軍經援助。

六月初，參眾兩院討論援華法案，馬歇爾及陸軍部長羅耶爾 

(Kenneth C. Royall) 等人皆認為美國援華，不獨消耗金錢，反而有

損美國之國際威信。魏德邁則力陳：「中國所處地位在對蘇軍略

上重要，美國既抱抵制共黨蔓延政策，何以輕視亞洲情勢，不予

援助。」最後，援華法案經兩院協商後於六月二十日通過，援華

總額為四億美元，其中包括軍援一億二千五百萬美元。82 

根據聯勤總部派往美國之楊繼曾署長之報告： 

馬歇爾將軍對中國成見甚深，彼歷來不主張援助中國，

認為中國已不堪救藥，終將淪於共黨之手，援助不成，必至

喪失美國體面，此次國會撥款之討論，又予以阻撓之機

會⋯⋯幸魏德邁將軍之答覆，認為時機雖屬已晚，但尚可發

生有用之效力，否則，此項援助幾將全部取消。(秦孝儀，1978, 

7: 101) 

由此可見，若無魏德邁之仗義執言，此一援華法案似難在國會通

過。雖然軍援部分之首批軍械於一九四九年一月初始運送來華，

對遏阻共黨攻勢已經太晚，但魏氏之義助仍足感人。 

三十八年 (1949) 十月一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國民政

府播遷台灣，蔣介石於次年三月一日在台北復行視事。一九五一

年九月中，魏德邁接受《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記者專訪時表示：

「我認為蔣介石目前是中國人理所當然的領袖，我們美國人必須

與其合作。」(“Interview,” 1951: 39) 他始終認為未能在精神上支

持蔣介石，是美國戰後在遠東所犯的一項根本錯誤。他說： 

                                                   
82
 先是參眾兩院於四月二日通過援華案四億六千三百萬美元，杜魯門政府欲將此案

完全推翻，乃有兩院於六月初之覆議。最後雖未能如願，但仍得以將援華總額削

減六千三百萬美元。秦孝儀 (1978, 7: 100-101)。 



380 歐美研究 

如果我們在一九四六年明確聲明蔣介石是戰爭期間一

位忠實而有力的盟友，美國決心繼續給予支持，協助其帶領

中國走出動亂並自八年戰爭所造成的經濟崩潰中復原，共產

主義可能不會得手⋯⋯我也深信，如果﹝我們﹞能及時給予

選擇性的精神、經濟及軍事援助並加以監督，蔣介石應可阻

止共產黨人在亞洲的擴張。(“Interview,” 1951: 41-42) 

三十多年之後，他在接受一位也是西點軍校畢業生的歷史學者的

訪問時，仍然認為共產黨人的接管中國並非「不可避免」(Eiler, 

1983: 46)。 

美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在一九七九年建交之後，中共曾

多次邀請魏德邁夫婦訪問大陸，均遭其婉拒。正如他在一九八三

年二月初寫給一位中間傳話人的信中所說的： 

我始終堅信真正的和平、繁榮與快樂只有在一個基本人

權受到尊重，個人在充分自由的環境中得以自行發展並表達

其天賦才智與期望的社會中才有可能。許多年來，尤其是我

在戰時及戰後在遠東服務的那段期間，我一直鼓勵中國人依

據這些原則追尋他們的命運。⋯⋯現有的證據充分顯示「中

華人民共和國」恰好是奠基於對這些價值的否定上。 
到中國大陸訪問，即使是拜訪老友，將必然會被解釋成

贊同或至少是默認─中國的現況。因此很遺憾地，我要讓你

知道，如果此時接獲邀請，我們將不得不予婉拒。我們熱切

期盼中國大陸已有改變的確實證據，使我們在有生之年，得

以心安理得地再次重返那具有可敬人民與美好土地的偉大

國度。(Eiler, 1987: 221-222) 

可惜，他的此一願望未能實現。當他於一九八九年十二月十

七日以九十二歲高齡逝世於維吉尼亞州貝爾沃堡市 (Fort Belvoir) 

時，魏德邁終未能再踏上那片他曾貢獻過心力，睽別四十多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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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83 

陸、結論 

在二次大戰期間嶄露頭角的美軍將領中，魏德邁是一個學養

人品俱優的人；而在所有曾在中國戰區服役過的美軍將領中，他

也真正具有中國人敦厚、謙遜以及重情義的特質。 

在太平洋戰爭爆發，美國參戰之前，魏德邁即以其參謀長才

獲得馬歇爾的賞識與拔擢；可惜後來也因其在對華政策理念上與

馬氏背道而馳，兩人關係漸行漸遠，進而遭受排斥，使他在美國

陸軍中的升遷無法更上層樓。 

一九四四年十月，羅斯福應蔣介石之請，將史迪威召回，同

時派遣魏德邁來華，接替史氏所遺中國戰區參謀長兼美軍指揮官

職務。在華期間，魏德邁因其個性謙和圓潤，與蔣介石及國民黨

軍政高層皆能相處融洽，尤受蔣氏之信任與敬重，使抗戰後期因

史迪威事件而瀕於惡化的中美戰時合作關係得以舒緩。 

在中國戰區參謀長任內，魏德邁除改善國軍膳食，建立後勤

補給制度之外，並建議消除奢靡風氣，改變國人行車習慣，頗收

移風易俗之功效。在對中國抗戰曾貢獻過心力的美軍將領中，他

與陳納德二人最令中國人懷念。陳納德因率飛虎隊來華助戰，並

娶國人陳香梅為妻，極受蔣介石及宋美齡之寵信；但未見其對蔣

介石及國民黨的缺點有所指陳。真正能以同情、諒解與包容的態

度對待蔣介石及其政府並積極代為爭取美國政府援助，同時又肯

直言不諱，指出其弊端及亟需改革之處的只有魏德邁一人而已。

                                                   
83
 魏德邁曾於一九六九年二月二十八日應時任三軍聯大副校長蔣緯國中將之邀，來

台訪問四天，《中央日報》三月一日第三版曾有極簡略之報導。劉紹唐 (1979: 1288)  

亦有記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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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魏氏的坦誠諫言有時並未得到國民黨政府高層的善意回

應，反而遭受誤解與無謂的攻訐。 

在國民黨政府遷台之後的中美關係發展中，雖也有若干積極

支持蔣介石及其政府的人，如所謂「中國遊說團」 (China Lobby) 中

的眾議員周以德 (Walter H. Judd) 以及參議員諾蘭 (William F. 

Knowland) 等人；但這些支持者對國民黨政府的弊端缺失未必真正

瞭解；或即使曾有所聞，但在冷戰「反共第一」的前提下，也未

忍多加苛責。 

在抗戰期間及其後的中美關係史中，對蔣介石的個性、領導

風格，以及國民黨政府的弊端缺失有深刻體認，敢於批評並提供

改革建言，而猶能終其一生未改變其支持立場者，魏德邁是唯一，

也是最後的一人。對於這樣一位真正的朋友，蔣介石及國民黨政

府是有所虧欠的。 

在杜魯門任內曾任國務卿的伯恩斯在其回憶錄中如此描述他

對國共內戰的感想：「像中國這樣一個如此人力充沛物產富饒的

國家，卻因鬩牆而分裂，是我們這個時代的一大悲劇 (Byrnes, 1947: 

226)。」在這場國共生死搏鬥的大悲劇中，魏德邁的確曾真心誠

意地想為蔣介石及其國民黨政府在中國大陸的存續盡一分心力。

可惜，戰後東亞局勢的演變，國民黨政府內部長久以來存在的許

多問題以及杜魯門、馬歇爾二人對蔣介石及其政權的厭惡，這些

主客觀因素匯聚成為一股非魏德邁個人力量所能抗拒的歷史洪

流。在大陸蔣介石及其政權是被這股洪流所淹沒的。國民黨在國

共內戰中最後之失敗固然是蔣介石個人生涯中最大的悲劇；對魏

德邁而言，也是其一生中極大的憾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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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ast True American Friend of  
the Kuomintang -- General Albert C.  

Wedemeyer and Sino-American Relations 
 

Liang-tsai Wei 

Abstract 
General Albert C. Wedemeyer (1897-1989) was a well-trained 

strategist with a gentle character. While serving as Chiang Kai-shek’s 
chief of staff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Wedemeyer, unlike his 
predecessor General Joseph W. Stilwell, treated Chiang and his Na-
tionalist Government with sympathy and understanding. 

Wedemeyer did his best to obtain support for Chiang and his 
government. But, at the same time he frankly pointed out their 
problems and weaknesses, such as corruption and inefficiency. He 
earnestly urged Chiang to take the necessary measures to reform his 
government. 

In July 1947, President Harry S. Truman ordered Wedemeyer to 
lead a fact-finding mission to China. The findings dismayed Wede-
meyer. Not only had Chiang failed to reform his government, but 
the conditions in China were further deteriorating. 

However, Wedemeyer, despite his disappointment, recom-
mended that military and economic assistance be extended to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Unfortunately, Wedemeyer’s report to 
Truman, as well as his recommendations, were rejected by the sec-
retary of state and the Nationalists were routed by the Communists 
in the Chinese civil war.  

 

Key Words: Albert C. Wedemeyer, Chiang Kai-shek, Sino-Ameri-
can Relations, “Wedemeyer Report” (1947) , Chinese 
civil w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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